中輟生：預防、關切、介入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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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會質疑美國的中輟問題，對於畢業率與中輟率的注意，反映了現今聯邦政府的優先考量。最近，畢業率已是「NCBL」法案的目標，此法案認為學校需要進步，如果他們每年的表現並無增長，又或著「次團體」，包括需要學習英文及有殘疾的學生無上可的年度進步，除了成績表現外，畢業率被定義為「九年級學生得到文憑的百分比」，是為一個是切的中學年度進步的指標。

數以千計的美國青少年中輟，估計有八分之一的孩子無法從高中畢業。事實上，高中的畢業率從1990年起就無顯著的改變了，令人吃驚的是：每九秒鐘就有一個中學生中輟，顯示了此問題的嚴重性。

1990早期許多州距離90%的目標畢業率很遙遠，甚至殘疾的學生中輟率高於一般學生。同樣的，西裔、非裔與美國本土原住民、低社經背景學生的中輟率也是很高，有行為及情緒困擾學生的中輟率則是最高的。1998-1999年有一半的此類學生中輟，即使這些顯著的變項指出，學生因其處於危機中而中輟，但預測誰將中輟，卻一點也不容易。舉例來說：在一項中學的中輟預防計畫研究有兩個或更多危險因子的學生，其中顯示沒有單一的危險因子可以預測誰將中輟。

中輟的統計被特別注意，因為人們的生活薪水及收入所得差不多跟這些沒有高中文憑學生的社會成本抵銷。他們為中輟付出的代價過於驚人，這個代價是數百億元的稅收、福利計畫及失業計畫、未充分就業與犯罪防治與起訴的問題。由於這些個人或社會的結果，使學生的學業容易完成，儼然成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及教育家一項嚴苛的考量。

成功提升中輟學生完成學業已被視為一項特別的挑戰，為了最近的國家改革，達成高度的學業標準與社會促進及政興教育責任，學校的需求及教育社群的寬度，創造了成功的機會，並提供對全部青年可藉由通過各州的高校畢業考來獲得文憑來達到教育的標準。儘管這些考試可能削寶學生達到獲得文憑的優秀競爭力，但這項非計畫中的潛在結果卻是「造成許多學生的中輟」。

中輟防治的特別考量。

設計中輟防治計畫的教育家，會希望達到五項考量：1. 中輟僅是一個過程。

2.結構中的角色。3.一個可改變、變通的選項。4.朝向圓滿的方向，及5.一項實證證據的重要性。

1. 中輟僅是一個過程。

早期、持續的介入是一個學生成功的整合方式，因學生決定沒畢業就離校並非一項瞬間的決定，更可能是一個數年的歷程。教學生如何閱讀對他們而言是一項重要的方式，使他們成為預定的學習者。研究顯示：提早離校是一項長期的結果，中輟是一項退縮或沒有成功學校經驗的指標。通常在小學時就已經開始與學校脫節，明顯的指標是學生通常伴隨疏離、沒有隸屬感，以及不喜歡學校的感覺。

2. 結構中的角色

中輟的問題不能脫離脈絡因子而獨立的被理解，早期的學校退縮反映了一項複雜的學生、家庭、社區之間的交互作用。如同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的概念。學校與家庭的政策與十件都是嚴苛的。如：學校有最達全力，傾向有相關的公平紀律規則、關懷的教師、有高度期待的，且有意義的關係與機會，政策支持中輟或學業保持被視為與中輟有進一步的相關。

3. 中輟為一可改變的選項

更容易對抗但較不易影響預測的二分變項，對教育者提供項建議的可行課程。Finn(1989)做了一項重要的區分，當身分地位的變項是相對的，譬如：社經地位，教育家很少有能力去改變，且行為或可替換的預測變項，例如：學校外的中輟，與課程的失敗，更容易被教育者所影響。最近有一項朝向可預測變相的轉換：行為與態度反應學生與學校的連結。譬如：家庭與學校的實踐可支持小孩的學習，因為他們對於介入有更大的效用。

4. 朝向圓滿的方向

中輟生與完成學業者被視為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無論如何，完成學業者較喜歡朝向正向與強調學生發展能力。完成學業計畫主要的焦點在學生的承諾上，尤其是找到方法提高學生的熱情與興趣、隸屬感、學習動機與進步。如同他們在學校的學校與學習的價值。承諾是多面向的，「學術與行為的承諾」指的是，可理解的指標。維持注意力與完成學術工作與自然增長的額外學業承諾例子，許多中輟者，與教室參與是行為承諾的衡量指標。認知與心理上的承諾，指的是內在的指標，朝向學業的資訊，想著如何去學習，與自我監控的歷程朝向任務完成。與正向的同儕關係與教師特徵的心理承諾。

概念上，提升學業完成更勝於預防中輟。例如：強調學生個人能力的發展的特徵更勝過強調他們的不足。比起在單一環境中提供單一、狹小的介入，成功的計畫是無所不包的-家庭、學校與社區的努力。比起僅實施一段時間的計畫，這樣的計畫持續實施了一陣子。且比起一再強調「適用全體的單一規格」取向，可修改一些對每個個別學生的介入方式會更成功。學校完成計畫有更長期的焦點，指向提升「好的結果」而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對社會與學生的「壞」結果。

5. 實證的證據

穿越國家的學校已履行了中輟防治的計畫。在國家中輟防治中心已研究中輟的議題超過二十年的時間，且已發展了編載這些計畫的資料庫。雖然這些計畫提供了一般的指導方針，且顯著的保證，持續的實證研究需要決定那些會影響有效介入的變項。無論如何，不論學業完成對個人或社會的重要性，也不論問題的複雜度，極少數的此類計畫被出版。一項廣泛對介入的回顧指出中輟的研究以全面的預言與描述，且評價這些主要有效的中介介入的方法學被評價成低品質或是科學水準低落。舉例來說，許多研究沒有報告研究結果的統計顯著性，甚是更少有研究顯示決定性的有效經驗。一項報告指出，美國最近將焦點放在需要更嚴格的研究上，美國一般事務辦公室聲明，雖然許多聯邦、各州或地區的中輟預治計畫但在這二十多年來卻很少被嚴格的評估。

最近我們得知誰會中輟更甚於如何作有效的介入，許多的介入被設計成特殊的預測中輟的解藥，譬如：低出席率與學業低成就。雖然研究支持那些應被注重的變項，但很少的證據建議那些計畫改變中輟率。一項較樂觀的描述是，一項有效的介入應該是全面的、個別化的、長期的介入，對學生有較正向的結果。

介入

什麼才是以學校為基礎的介入？透過1983-2000的專業期刊回顧45個預防與介入中輟或完成學業者研究的整合，發現許多介入方案的相似處，包括他們焦點在改變學生，始於「個人情感取向」然後轉換成「學術取向」，與他們對可轉換的變項(比如：成績、出席率與對學校的態度)。多數的介入通常在有低學業成就與中輟、低出席率與教師追加的支持的學生，有殘疾的學生僅只在兩項計畫中特別被包括。具有中等或大量的效果至少有一項獨立變項提供早期的閱讀計畫、輔導、諮商與指導，他們強調創造可帶著走的環境與關係，使用大量的計畫，且提供社區服務機會。

成功的介入計畫比起增加學生的出席率，做了更多的努力，他們幫助處於邊緣的學生與家庭增強對於學校與同儕的連結以幫助學習。學生在學年間的出席，是學生特質與學校環境是否適配而決定。因此學生可以處理好學校對於學業與行為的要求。超過十年的時間，我和我的同事研究「確認與聯繫」的模式對於簿論是否有殘疾的學生的保證。我們測試了從幼稚園到12年級、都市與非都市區的學校。這個證據適用於強調對於許多學生與他們的家庭保留教育與學習議題的關鍵。我們使用了一個概念：「更加持續」去顯示學生不輕易放棄或是允許他們在學校內心煩意亂。且某些人知道他們而且是可利用的整個學年，在暑假，直到下個學年，關懷的大人們希望他們去學習，做點工作，正常的上學，準時，建設性的表達挫敗經驗，待在學校並且成功。甚至，完成學業計畫應該去適應各個地方環境，當他說：這不是一個可到出發展的計畫，可以在任何一個角落被複製，因為地方的才華與優先，為了學校重新架構。學生的特別興趣與需求被滿足，且學校的狀況可以被改變才有可能會有所不同。

一致性在必要的介入成分中出現。特別是「個人化」的教育，努力於了解學業、社會與個人問題的本質，與影響學生的個別問題。且強調個別關切的接縫技術是充要的成分。有效的計畫目標指向提升學業完成取向，並建立學生對老師、同儕與家長的關係。包括系統性的監控學生的表現。他們發展學生的問題解決技巧，創造關懷與支持的環境，溝通對未來教育的關聯性。幫助學生個別的問題。在一項整體的聯邦中輟防治計畫回顧中，Dynarski與Gleason認為縮小班級規模，增加更多個人的設施，與個別化學習的計畫視為降低中輟率的方法。在兩項一般教育的發展計畫對於較年長的學生與學校中介計畫。其中最重要的需要是更加強介入的取向。雖然低度的補充服務，諸如教學或諮商，更容易被完成。他們對學生成績或是考試成績、出席或中輟率有低度的衝擊。

新的聯邦提倡已澄清了教育的計畫應奠基於實證研究之上，研究僅只是開啟對提升學生出席與學業完成計畫的現實需求考量。教育者與政策制定者需要研究導向最佳的實務。

當計畫發展與被評價時，我們必須滿足學生行動的挑戰。特別是與學校失敗有所關聯。行動力的高比率嚴重案中破壞了青年對學校的價值感或是發展歸屬感。甚至學校對於那些被剝奪公民權力的學生提供服務以適合其需求。如果學生不在學校維持較久的時間，或是發展對人的信任，潛在的利益可能會消失。如果我們縮小顯著的中輟率並提供成功的完成學業，我們必須抓牢「當學生是常流動的如何確保保護因子在介入中可持續維持，並持續的保有教師與同儕關係？」的問題。介入可能需要協調多元學校與學區的影響，也許可以建立一個對教育者追蹤學生表現與其家庭的跨州機制。

另一項需要面對挑戰則是近來大量存在的檔案的可接受性，一系列從榮譽學位到完成學位的認證、出席證書與特殊教育學歷。這個選項認可數個學生出席的不同方式。且其選項學生被激勵去追求教育者對他們成功的期待。近來聯邦法令(NCBL)指出，只有在四年內取得標準學位的學生才會被計算在畢業率中。我們必須檢驗這項定義的結果。在五年內取得學位或是透過學校或其他管道的選擇就不被計算在內了呢？這會是一項重要的國家考量當定義成功的學業完成率，去確保那些取得學位的需求不會成為提供學生中輟的刺激。

